
A8 副刊 2021.3.30 星期二 编辑 刘稳 校对 程照华

本报地址：平顶山市建设路西段268号 印刷：平顶山日报社印刷厂(建设路东段平顶山日报社新址院内) 广告许可证：002 邮编：467002 零售价：每份1.5元
新闻中心 4973515 4973509 4973507 传真 4973573 摄影部4935472 广告部 4963338 房地产工作室4973518 发行部4965269 上期开印：1:50 印完：4:20

又是一年槐花香
□陈延超（河南平顶山）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
人们常常忽略或忘却节气的
到来。但清明不同，它与春
节、端午、中秋并称我国四大
传统节日，它富于神秘的气
氛，以及自然与人文兼备的属
性注定了不会被人轻易忽略。

清明指大禹治水后既清
且明，天下太平，夏时已有。
汉时为节令之一，谓之“三月
节”，汉《历书》记载：“春风后
十五日，斗指乙，为清明，时万
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
景明，万物皆显。”《岁时百问》
亦载：“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
而明净，故谓之清明。”这时节
万物吐故纳新，“梨花淡白柳
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大地
一片春和景明，郊游踏春正当
时。

清明踏春之风古已有之，
唐宋尤盛。晏殊词曰：“巧笑
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疑
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
赢，笑从两边生。”讲的正是清
明踏春之事。吴惟信在《苏堤
清明即事》中亦写道：“梨花风
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
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
流莺。”清明时节，花开似锦，
半城人都出门踏青赏春。

似乎半城人还不够，到了
柳永的词里，“拆桐花烂漫，乍
疏雨，洗清明。正艳杏烧林，
缃桃绣野，芳景如屏”。如斯
美景，全城人出动尽寻胜去，
斗草踏青，次第逢迎，所到之
处“遗簪堕珥，珠翠纵横”。

这是古人的浪漫，我心向
往之。“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
行人欲断魂。”在我的记忆里，
清明总是伴随着几场阴雨，
雨不大，却是缠绵连续好几
天。即使无雨，天也是阴沉
的，仿佛一团化不开的忧愁，
以此作为清明追思的底色。

在我的童年里，“早清明，
晚十一”，清明前几日，母亲总
这样提醒督促父亲。父亲便
扛着一把圆头铁锹，去岗上
给爷爷修坟。修坟讲究圆而
挺，山状，后人孝心在此。坟
头摊一张黄表纸，压一锹土，
像给坟戴了一顶帽子，风吹
四边，纸软无声，就像地下人
永远的安息。电影《寻梦环
游记》告诉我们，真正的死亡
是被人遗忘，只要人间还有
人惦记，灵魂就可在另一个
世界继续活着。后离家一别
数年，竟再也没在清明回过
一次老家，这些童年的记忆
像是人生电影的开场，保存
在片头部分，被电影名字遮
盖，轮廓尚存，有些细节已经
消失不见了……

铁凝在《大浴女》中写
道：“当有一天我们头顶波斯
菊的时候回望心灵，我们才
会庆幸那儿是全世界最宽阔
的地方，我不曾让我至亲至
爱的人们栖息在杂草之中。”
又到清明时节，又是梨花风
起，“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
清明可到家”，我应该回到故
乡去，那是生命启程之地，也
终将是生命回归之处……

犹及清明可到家
□七南（河南漯河）

不知不觉间，槐花又开了。她
悬挂在槐枝处，如同一位腼腆的少
女低着头。阳光照在上面，微风吹
起，像一串串晶莹剔透的风铃，在风
中摇曳，摇起了我层层的乡愁。

记得儿时，老家的房后长着一
棵高大的槐树。每年槐花开的时
候，清香袭人。母亲早早地喊我起
床，陪她一块去采槐花。来到树下，
看着满树的槐花，一朵朵、一串串、
一簇簇，在嫩绿的叶子下显得格外
娇嫩。我忍不住先摘下一把，填入
口中，细细嚼着，一股清甜从嘴里流
入心房。母亲举起那长长的竹竿，
竹竿的顶部系着事先做好的铁丝弯
钩，顺着槐枝往下一捋。串串雪白
的槐花顺势而下，我在一旁忙用稚
嫩的小手抓着往袋子里装。

回到家，母亲会先给邻居们送
去一些，尝尝鲜。我在一旁抱怨道：

“又不是什么贵重东西，值得送吗？”
母亲却说：“礼轻情义重。”回来后，
母亲开始做槐花美食。母亲用热水
焯过槐花，清水一冲，捞起一把，用
手拧干，放在盆里拌上面粉、打入鸡
蛋，撒进葱花等搅拌均匀。我在一
旁生火烧锅。油热后，母亲倒入拌
好的槐花，瞬间，一股槐花的清香扑
面而来。看着黄灿灿的槐花饼，我
有点迫不及待，口水在嘴里直打
转。槐花饼刚从锅里盛出，我捏着
就往嘴里送，母亲笑着说：“小心烫
着，慢慢吃，有你吃够的时候。”母亲
做的槐花饼吃起来酥软可口，后味
清香悠长，我总是吃不够。

吃过煎的后，母亲又做蒸槐
花。槐花用凉水泡过，拌好面粉，放
在蒸锅里蒸上，15分钟就好了。蒸

的时候母亲在一旁剥蒜、洗姜、摘些
十香叶子捣在蒜臼里，捣好后，加入
香油、醋一拌。浇在蒸好的槐花上，
槐花的清甜配上蒜汁的辛辣，原汁
原味、清新爽口，那味道令我终生难
忘。

工作后，进了城。槐花开的时
候，母亲都会打来电话，超啊，周末
领着孩子回来吧，槐花开了。槐花
成了母亲催我回家的借口。

回到家，我陪母亲去房后的槐
树下，采槐花。母亲走在前面，我跟
在后面，场景依旧相似，但母亲的身
影不再微胖，步子略显蹒跚，头发像
槐花一样白。蓦然间，发现母亲老
了，没有了印象中的强大，泪水竟在
眼眶里打转。母亲扭过来头，我忙
揉起了眼。母亲问：“怎么了？”我
说：“没事，眼里进沙子了。”母亲说：

“我给你吹吹吧。”我笑着说：“没事
了，好了。”在母亲面前，我永远是个
小孩，她的爱无私而又长久。

采完槐花，回到家，母亲忙着给
我们做槐花美食，孩子们围在母亲
的身边，问这问那，嘻嘻哈哈，蹦来
蹦去。母亲耐心回答，脸上的笑容，
长久不减。突然间发现母亲仿佛
也变成了小孩，也需要欢乐，也需
要陪伴。以后要多回来陪陪她，我
在心里默默地想着。其实，孩子就
像风筝，父母犹如放风筝的人，风
筝飞不起来，父母很焦虑；飞起来
了，又怕飞得太远，时刻拽着线，那
根线承载着父母的牵挂。

又是一年槐花香。眺望远处
的槐花，一簇簇、一朵朵在风中荡
漾，荡漾得我好想回到母亲的身
边，跟在她的身后，陪她到永远。


